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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已经渐行渐远了，但是“文革”本身却成

为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到目前为止还没能从各个角度、各

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就语言学而言，也是如此，

时至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有为数寥寥的若干篇论文和

一些专著中比较粗略的只言片语，单凭这些，还远不能形成

对“文革”语言的全面认识。

我们认为，十年“文革”对我们国家方方面面的影响非

常之大，对语言也是如此，并由此而使本阶段的汉语呈现出

与以往及以后各阶段的诸多不同，即形成了非常突出的一系

列特点。而对这些特点的揭示，不仅可以对作为现代汉语发

展一个阶段的“文革”时期语言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还

可以由此而进一步了解和认识当时的社会、人们的语言心

理，甚至于“文革”本身。所以，“文革”语言的研究是有

很大的意义和价值的。

研究“文革”语言，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展开和进行，以

前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词汇和修辞等方面，而本

文则打算换一个角度，从人们一向极少关注的语法方面入

手，来发掘一些基本的事实，以期从另外一个侧面来了解和

认识“文革”语言。

一、数序助词“们”

我们主要讨论数序助词“们”与专有名词组合的形式。

“专名＋们”这一形式在现代汉语的不同阶段都有用例，但

在“文革”期间却有非常明显的两点变化：一是数量大增，

使用频率提高；二是表义窄化，主要是感情色彩发生变化，

由原来的中性义而变为贬义。

在现代汉语第一阶段①，这样的形式偶能见到，我们在本

阶段近200万字的语料库中检索到的用例有近20个，见于文

学、政论等各种作品中，例如：

（1）大良们的祖母，那三角眼的胖女人，从对面的窗口

探出花白的头了。（鲁迅《孤独者》）

（2）床铺最干净，这臭虫跳蚤准是鸿渐们随身带来的。

（钱钟书《围城》）

（3 ）冯先生们把刘四爷也劝进去。（老舍《骆驼祥

子》）

（4）船上的人显然听不清楚，只用手朝金麻子们挥了一

把。（吴奚如《活摇活动》）

由用例看，“们”用于与中性义的指称对象组合的多，

而用于与贬斥义指称对象组合的少。到了第二阶段，这一形

式的用例减少，在近200万字的语料库中仅有1例，见于《毛

泽东选集》第5卷，详后。

进入“文革”以后，这种形式的用例开始大量增多，通

常都见于政论性的作品中，并且只用于贬斥的对象，无一例

外。例如：

（5）要防止周扬们打着“国防”的旗号，“注进”资产

阶级投降主义的黑货。（《人民日报》1967.9.16）

（6）这个胜利也是对所有的蒋介石们、李承晚们、吴庭

艳们以及一切可能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民的潜在的独裁

者们的一个警告。（同上1971.11.19）

《红旗》杂志1966年第12期刊登的一篇批判周扬的文章

中，“周扬们”出现了十余次，此外，在相邻的三段中还分

别用了三种不同的“复数”形式：“周扬们”、“周扬等

人”、“周扬一伙”，其中一、三是贬称，二则是中性称

呼，而这也表明，用于专名的“们”与“一伙”一样，在文

革期间都成了贬称的标记。［1］（P169）

《人民日报》以外的用例再如：

（7）历史已经宣判了这个黑“总司令”的死刑，那些大

大小小的杨健们，也一个个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箱。（抚顺

市革委会大批判组《怎样看形势》）

我们认为，上述用法，是由毛泽东的著作来的。在《毛

泽东选集》1－4卷中，一共出现了16例专有名词加“们”的

形式，只有第一卷《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作于

1935年12月）中两次出现的“蔡廷锴们”没有特别明显的贬

斥意味，即：

（8）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

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

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

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

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

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

按，此例前边用的是“蔡廷锴等人”，后边则是“蔡廷

锴们”，二者可以互换，意思相同。但是，细按上下文意，

用了“们”以后，还是趋向于“贬”，起码也是“不敬”

的。

其余14例全部都表示贬斥的意义，例如：

（9）汪精卫、李精卫们尽管起劲地干什么反俄、反共、

反农工的伪三民主义，自会有一班有良心的有正义感的人们

继续拥护孙中山的真三民主义。（第二卷）

（10）对于人民的舆论，艾奇逊们什么也不能“感应”，

他们都是瞎子和聋子。（第四卷）

到了建国以后，也是如此，例如：

（11）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

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第五卷）

进入第四阶段以后，“们”与专有名词组合的用例也比

较常见，与前期不同的是，基本上又恢复了第一阶段的情

况，即中性的组合义，例如：

（12）沈从文、弘一法师、齐白石们的存在，很难说是

在历史的边缘还是中心，倒是他们作品后来趋于成熟时的稳

定内容，稀释了其人格延展中的复杂性。（《人民日报》

1993.6.18）

（13）从这个意义上说，执著者才是社会的中坚，人类

进步的动力。《摸天》中的田雨石们就是一群执著者。（同

上1994.5.11）

二、一种新兴形式：“比N还N”式

文革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表达形式，我们称之为“比N还

N”式，用例如：

“文革”语言语法三题

□刁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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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大叛卖、大投降，就更加恶毒、更加卑鄙！中

国的赫鲁晓夫比王明还王明！（《人民日报》1967.11.14）

（2）现在，它又对中国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它简直比

沙皇还更‘沙皇’！”（同上1969.3.15）

按，此例可以同下一例相比较：

（3）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之流是苏联劳动人民的吸血

鬼，他们比沙皇还坏。（同上1969.3.15）

（4）一位坦桑尼亚朋友看到苏联军队在乌苏里江用高压

水龙头向中国渔民袭击的情景时，愤慨地说：“可耻！比帝

国主义还帝国主义。”（同上1969.8.19）

（5）一连串的“忠实”加一连串的“真实”，简直比唯

物主义还唯物主义。（同上1973.1.14）

（6）他们蹲在安乐窝里，大放厥词，真是比资本家还厉

害，比地主还狠毒，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同上1976.11.

20）

《人民日报》以外的其他用例如：

（7）无论在托派的两面手法和观点的反动上，还是在语

言的刻毒上，周扬都表现得比王实味还要王实味。（《解放

日报》1970.3.29）

（8 ）在抓“阵地”这一点上，周扬比胡风更胡风。

（《文汇报》1970.4.16）

文革以后，这样的形式也时能见到，例如：

（9）这个黑干将还杀气腾腾地宣称：“走资派比反革命

还反革命。”（《人民日报》1977.1.30）

（10）人们不能期望，美国人比欧洲人还欧洲人。（同

上1979.5.7）

（11）原来有人写了诬告信，说周作家腐化堕落⋯⋯榨

取工人的血汗，比资本家还资本家。（同上1988.1.29）

文革以前，类似的意思经常用以下的表达形式：

一种是“比N还A”，例如：

（12）刘本功（汉奸）没拆过的房子，老蒋都给咱拆

了，他真比汉奸还坏。（《人民日报》1947.2.1）

（13）遂川人民咒骂那些坏干部“比国民党还厉害”。

（同上1952.1.23）

按，按后来的表达方式，这两例都可以说成“比汉奸还

汉奸”和“比国民党还国民党”，后者的用例见例（6），前

者的用例不见于《人民日报》，而在他处，我们也看到了，

如：

（14）我看它们比汪精卫之流的汉奸还汉奸若干倍。

（中国律师网2004.4.16）

值得注意的是，“比N还A”中“A”的内涵小于“比N还

N”中的后一个“N”所包含的性质特点，通常只是其中的一

个方面，比如我们以“比国民党还”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得

到的就有“比国民党还厉害/坏/恶/落后”，而它们基本都可

以包含在“比国民党还国民党”中。

另一种是“比N还像N”式，例如：

（15）从羽田机场到东京的市中心区银座，到处泛滥着

美国好莱坞电影、爵士乐和阿飞舞，那种热闹的程度“比美

国还像美国”。（《人民日报》1959.2.12）

（16）他们竭力鼓吹突出杨子荣的“泼辣骠悍粗犷”，

即所谓“江湖气”，“匪气”，要把杨子荣写的“比土匪还

象土匪”。（同上1967.7.19）

按，此类形式所表达的意思与“比N还N”完全相同，比

如例（16），如果去掉“象”，就与以下一例完全相同了：

（17）他的军兵也乘机大抢大掠，糟踏村民，比土匪还

土匪，把老百姓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了。（评书《百年风

云》）

而“比美国还美国”的用例，在后来的使用中也能够见

到，例如：

（18）苏州郊外还冒出一个新加坡人做的工业园区，比

美国还美国。（《三联生活周刊》2002.7.22）

我们曾经对这一形式进行过分析，主要的认识有以下几

点：

第一，这种形式表达的意思是，某一主体比N所指称的人

更有这样的人的特点，所具有的特点和表现比这样的人更充

分、更突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第二，用于这一结构的名词大都是指人名词，可以是通

名，也可是专名。通常只有那些具有“类型化”特征，或者

是在历史、文化的积淀以及长期的社会交际中被赋予某些特

定、公认涵义的名词，才有资格进入这一格式；

第三，这一形式还有一个相当明显的附加意义，这就是

主要用于表达讽刺、挖苦甚至于指斥的意味；

第四，这一形式主要用于轻松、随便的语体或文体中，

在正式、严肃的场合或文体中还很少见到。［2］（P430－434）

文革时期的用例与以上四点中的前三点都完全一致，与

第四点不同的是，我们所见用例几乎都是用于正式，甚至是

严肃的批判性文章中。

三、状语和定语

文革期间，在很多文章中，对于一个动作行为或人、事

等，往往会不厌其烦地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去加以修饰、描写

或限定，由此就造成了多重状语和多重定语的畸形发展，形

成了“臃肿”的局面，其具体表现一是数量多于以往，二是

复杂程度超过以往。

状语的臃肿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大量使用描述性的贬义状语，例如：

（1）他恬不知耻地指示作家要多写矿工斗争的文艺作

品，实际就是让人歌颂他自己。（《人民日报》1967.4.28）

（2）这些家伙就是这样死心塌地为高岗树碑立传，丧心

病狂地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真是反动到了极点！（同

上1968.5.4）

二是大量使用多重状语，例如：

（3）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

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

阶段。（同上1967.1.11）

（4）（革命文艺队伍）就是在剧烈的阶级斗争中，在结

合艺术实践深入地、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的过程中，包括

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批判、对洋框框的批判、对古今中

外一批作品用毛泽东思想进行细致的科学的批判的过程中，

得到改造、锻炼和提高的。（《红旗》1970.1）

定语的臃肿主要体现在，多重定语的数量比多重状语更

多，而且并列的项数往往也更多，以下的用例都不是个别

的：

（5）⋯⋯写出有说服力的、有分析的、击中要害的、质

量比较高的文章，以推动群众性的大批判的发展。（《人民

日报》1969.8.25）

（6）但胜利必将属于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善于学习

的、团结群众的、革命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左派。（《红

旗》19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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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6年9月下旬刊刊登了牛世
建《浅析有关“雪”的同族词》一文。作者开篇写道：“同
族词过去称为同源字或者同源词，我们根据徐通锵先生的观
点，称之为同族词。它指称语音相同或相近、语义相关、有
亲属关系的一组词。”这句话，虽然表述有些模糊，但大体
是对的。接下来，文章的第一部分为“‘雪’的同族词的义
项分类”，第二部分为“‘雪’的同族词的构成类型及其用
法举例”。这就有疑问了：同族词的义项？同族词的构成类
型？这与我们对同族词这个术语的理解似乎有很大的出入。
读完全文，笔者才知道，原来文章谈的是“雪”的四个义项
和以“雪”作为一个词素构成的复合词的类型。可见，作者
虽然给文章冠以“‘雪’的同族词”这个名称，但是事实上
谈的却不是同族词。也就是说，作者对于“同族词”这个术
语的理解和使用有误。因此作文，以资商讨。

作者在参考文献中列出了徐通锵先生的《历史语言
学》。我们先看徐先生的《历史语言学》。书中第68页明确
地说：“同族词是一个语言内部的构词法问题，主要是根据
语音交替的方式去追溯某一族词的形成过程及其所从出的原
始形式。”这是徐先生对同族词的解说。它不是对同族词的
内涵和外延的直接界定，而是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
目标的角度进行界定，所以理解起来有些困难。这句话的要
点有三：①一个语言内部；②语音交替；③某一族词的形成
过程及其所从出的原始形式。“一个语言内部”，这是同族
词的限定范围。“语音交替”，这是同族词产生的一种方
式。“某一族词的形成过程及其所从出的原始形式”，这是
同族词的特征。弄清了这三个要点，我们就可以大致知道徐

先生的“同族词”是指“一个语言内部由（词的）同一原始
形式因为语音交替等原因而形成的一族词。”可见，同族词
是一个语言内部的语言现象，一组同族词有共同的原始形
式，语音关系是确定词语同族的重要标准。这个界定，正好
与传统训诂学和词源学对“同源词（字）”的界定有相符之
处。书中还有一个细节之处，表露了这一点。“王力的《同
源字典》（实为同族词典）也只研究汉语的同族词，目的是
研究汉语史，而不是和同系属语言的比较。”

由于《历史语言学》重点在于亲属语言之间的比较研
究，所以对于“同族词”没有作更深入的阐释。张博的《汉
语同族词的系统性与验证方法》一书，对“同族词”这个术
语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同族词指一种语言内部由源词及其
孳生词、或同一来源的若干个孳生词构成的词语类聚。这类
词有源流相因或同出一源的族属关系，因而声音和意义多相
同或相关。”举例来说，《说文解字·又部》：“叉，手指
相错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谓手指与物相错
也。凡布指错物间而取之曰叉。因之凡歧头皆曰叉。” 手指
叉开方能交错，所以“叉”含有“分开、分歧”义。树木主
干分出的枝丫叫“杈”，两股的簪叫“钗”，衣裙下边开口
分叉的地方叫“衩”，水流的分支或分岔处叫“汊”，山路
分歧的地方叫“岔”，张开大拇指和中指所量的尺寸叫
“扠”。这几个词，古音都是初母歌韵，都有“分开、分歧”
的隐含意义，它们构成了汉语的一组同族词。dish（盘子）、
desk（桌子）、dais（室内的低台）、disc（圆盘）、discus
（铁饼），都是“圆形物”，是一组英语同族词。

同族词与汉语传统训诂学和词源学所说的“同源词”涵

说 说 “ 同 族 词 ”

——对牛世建《浅析有关“雪”的同族词》存疑

□滕华英

（7）这是一起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有策略、有舆

论工具、有反革命纪律、有长期斗争打算的反革命事件。

（《解放日报》1970.3.29）

以上三个语法现象的产生以及大量使用，都与“文革”

时期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在那个年代，“两个阶级”“两

条路线”营垒分明，斗争激烈，人们都“拿起笔来做刀

枪”，目的是要把形形色色的“牛鬼蛇神”“批倒批臭”，

“打翻在地”，甚至还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

翻身”，所以，贬斥性的表达极为发达，贬义形式为数众

多。以上讨论的“专有名词＋们”和“比N还N”形式，以及

贬斥性状语的过量使用，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附注：

①我们把现代汉语的发展过程分为四个阶段，即：第一阶段

（1919－1949）、第二阶段（1949－1966）、第三阶段

（1966－1978）、第四阶段（1978年至今），本文即按以上

的划分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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